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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友人赠我一幅绢本的《蓼花草虫
图》，半尺见方。绢布上密布黄斑，应该是有好
些年头的老画。画为典型的东洋风格，细笔慢
勾，画工精致，惜未落款。

画面于左下方伸出一丛蓼花，雪白的花
穗，开得正好，几根淡绿色的蒲草夹杂其间，
轻轻柔柔的。在蓼花枝头的嫩叶上，悄悄地趴
着一只纺织娘，摆动着触须，轻轻地鸣唱。此
应当正是月上中天，四野静寂时分，惟枝叶摇
摇曳曳，虫声委婉动人。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
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我脑海里
立马蹦出刘方平的这首诗，于是提笔濡墨作
简书题于其上。字配画，倒也透露出了些许古
味。

正端详间，忽觉虫声从纸上传到了耳畔。
放下画片，打开窗，盈盈悦耳的虫声夹带着月
夜的清逸和旷朗瞬时扑面而来。好舒服！我忙
搬了张竹椅靠窗倚座，惬意地闭上眼睛。

“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虫声高高落
落，疾疾徐徐，如明珠滚玉盘，如山雨撞珠帘，
或于深草之中萦绕，或于山林之间回响。生生
的、脆脆的音律和溶溶的、寂寂的月光交织成
了一曲天地之间的绝唱。

“夏木深，草虫鸣。”蝈蝈、蟋蟀、纺织娘、
金铃子、茅蜩、蝉等都是鸣唱好手，个个亮开
嗓子开始演绎。

蝈蝈不仅个子大，还是名副其实的“叫蚰
子”，声音在昆虫界绝对能拔个头筹。“括，括，
括”的音阶十分清脆洪亮，高兴了，它便会随
心所欲地叫上半个钟头。

“唧唧吱，唧唧吱……”这便是最常见的
蟋蟀的鸣声，急促而有节奏，且如长短号般能
变换不同的音调和频率，仿佛时时刻刻刷着
自身的存在感。

纺织娘的鸣声也很有特色，每次开叫时，
先有短促的前奏曲，“轧织，轧织，轧织”，仿佛
在吊嗓子，可以连续叫二十多声。其后才是主

旋律，声音高亢，韵味悠长，轻重缓急处更像
纺车转动发出的声响。

“丁铃铃铃，丁铃铃铃……”这是金铃子
的声音，轻快悦耳，时快时慢，如摇铜铃，犹如
婆娑的月色一样悠悠荡荡，此起彼伏。

茅蜩虽然小巧玲珑，但行动迅速灵敏，鸣
叫声亦能连续不断。“兹，兹，兹”的声音里饱
含活力，闻之令人欢欣愉悦。

蝉的叫声就更多了，汪曾祺先生曾写道：
“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一
种是‘嘟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样子
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
溜’。一种叫‘叽溜’，最小，暗褐色，也是因其
叫声而得名。”真可谓是声色兼备，恍然在目。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
样的夏夜，这样的月光，这样的虫鸣，如水一
般在天空和地面不断流动。没有思虑，没有杂
念，或木讷，或澄明，或幽寂，或多情，在美妙
的旋律中，在萦回的虫声里，我忘却了一切！

夏日的夜晚，深蓝的天空中群星璀璨。大槐树上知
了“吱吱”地叫个不停，玉米、毛豆、南瓜混种的园地里，
纺织娘不时发出“唧唧”的叫声，还有在那路边的古墙洞
里，蟋蟀也不示弱，“叽叽叽”的声音时高时低，它们共同
奏响了一曲动听的夏夜交响乐。

儿时的我，躺在店柜门板铺成的床上，一边数着星星，
一边听着“交响乐”，很是惬意。不一会儿，一阵微风飘来，十
分凉爽，我转身一看，原来是忙活了一天刚歇下来的母亲坐
在旁边，拿着纸扇为我扇风，我的心头顿时感到甜滋滋的。

那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扇没进家庭，空调更
是闻所未闻。夏日的夜晚，找个地方乘凉是大家共同的
想法和行动。大院子里的人们，会把躺椅、席子、木板、长
凳等从家里搬到道地上来，大家不分你我，坐着、躺着，
说笑、嬉闹、侃大山，反复说着：“今晚多热啊！”勤快的妇
女们会拿出针线活、手工活，在黑灯瞎火下忙碌，若是月
明之夜，忙活的人会更多。整个大院子就像一个大家庭，
充满着欢笑声。

我家是临街的房子，前门是天长街，后门是种着很
多花木的王家小院，容纳不了太多人。因而，那时候我和
家人都会在街边自家屋檐下乘凉。每年的端午过后到中
秋，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除了下雨天，几乎每个傍晚我们

都是在家门口度过。
每天下午太阳西沉之后，晚饭之前，我们都会端来

一大盆水，将门前这片发烫的路面浇湿，清扫干净。又将
卸下来的店柜门板也用清水擦一遍，放在一旁。吃过晚
饭，收拾完毕，洗了澡，一家人就先后到门口乘凉。这
时，刚才被水浇湿的路面已经被风吹干，不再发烫。微
风再起时，大家就会感到一丝凉意。我们搬出长凳，放
下店柜门板，就成了一张张小小木板床。

那时候，我家人口较多，母亲和妹妹是没福分享受
这“木板床”的，除了父亲偶尔在家躺躺，它就成了我们
几个兄弟的专用品。我们街坊邻里都关系融洽，邻家小
伙伴们偶尔也会来占用我们的“木板床”。有时候，一下
子围来很多小伙伴，几张“木板床”躺不下，也坐不下。
这时，有人会提议去抓知了、纺织娘等。

那时候的黄岩城里，夏夜乘凉的最佳位置，还是四
面通风的桥头、巷口。在天长河还畅通的时候，每到夏日
傍晚，我家附近的火药桥、猢狲桥、施平桥、南浮桥等桥
头上，总会聚集很多人。还有斗鸡巷口、横街口，因为有
店铺和路灯，乘凉的人们更是挨挨挤挤。在这些地方，既
可了解黄城发生的各种新闻，又可听到不知重复了多少
遍的黄岩民间故事。有时候，也可以享受到比较正宗的

中国古典大书。要是在家门口的小“木板床”上躺厌了，
我也会到这些地方凑热闹。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匮乏，除了一些自发的说唱、讲
大书外，还有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利用夏夜乘凉之
际，开展一些文体活动，美其名为“乘凉晚会”。有一段时
间，黄岩城里的“乘凉晚会”比较时兴，给人们的夏夜乘
凉增加了许多乐趣。

正常情况下，中秋节往往是夏夜乘凉的高峰期和消
退期。中秋之夜，当一轮明月从九峰山顶腾空而出时，黄
岩城里及周边乡下的群众会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地向
黄岩大桥涌动。中秋傍晚大桥观潮，是那个年代黄岩人
的一个习俗，也是夏夜乘凉的最高峰。中秋过后，天气渐
渐转凉，火热的夏夜乘凉开始消退。

一阵秋雨过后，知了的叫声渐行渐远，纺织娘也已
息声，蹦跶不了几天，蟋蟀已经转移洞穴，来到了人们的
房间内。黄岩有句俗话，“蟋蟀叫进间，家家讨被单”。这
个时候，天气已经转凉了，夜晚乘凉悄悄地结束了。

几十年过去了，空调早已进入家庭，炎热的夏天对
现在的人们，似乎没有太大的感觉。夏日之夜找地方乘
凉，已成了过时的话题。但是，在我的心中，夏日之夜乘
凉还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

月 夜 虫 鸣
■毕雪锋

夏 夜 乘 凉

■林允华

今夜，我在齐溪枕着溪流入眠
睡梦里，水声流淌不停
如果说开化是一片青春饱满的叶子
我们现在的位置
是不是那片叶子的枝头？
那么一片树叶的歌唱
是否会引来众多歌声？

听泉也好 望竹也罢
都是山里的名字
如果开化是一片如蝶翩飞的叶子
今晚，我听见它们和着溪水的长鸣
如果在清晨
一只红嘴的相思鸟
在窗前鸣叫 那一定是谁
飞过大山与溪流
来到齐溪 与春天相聚

一边是开满小黄花的山崖
另一边是蔚蓝色的大海
中间是荡漾的海风

阳光五月
在滨海绿道
可散步，可观海
幸福被海风灌满

让海风穿过指缝
过滤生活的杂质
只留下透明的海水
绚烂的花朵
和纯粹的夏天

圆月早已在天上圆月早已在天上
（外一首）

■林海蓓

夏夜 兰田
我以为是农历十五
圆月在云中快走
两颗星星伴随左右

没有人注意它什么时候升上天空
我们本身就在山顶
只有一阵阵的风
吹来疑似初秋的凉意

山上
星星比灯火多
尘世的微光
如静谧中的秘密

偶尔零星的犬吠
在空旷中迅速消失
如那些曾经无力怀念的时光

这晚
山下也有许多人抬头望月

夏天的云
（外二首）

■应佳依

夏日清晨
上班路上

云朵低低地
和绿绿的树叶相接壤
仿佛树叶要住到云上去

今天的云真好看
薄如蝉翼的片状云
厚如积雪的棉花云
微微一笑的海豚云
连绵起伏的山峦云

还有齐天大圣的筋斗云
来，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

立 夏
我穿上朱衣
戴上红色的手链
面向南方站立
迎接夏天的到来

早上吃了鸭蛋
中午包了食饼筒
晚上称了体重
才让立夏这一天完整

在每个节气
遵循某种仪式感
让我这个现代人和古人
有了某种链接
让我对土地、对作物
对天空、对飞鸟
对河流、对游鱼
有了敬畏之心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竹（油 画） 朱辉军

枕着溪流入眠枕着溪流入眠


